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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营新传

非虚构的时鲜故事

第4675期

茫茫戈壁，热浪翻卷着地平
线，作战靴踩在石头上，发出
“咯吱咯吱”的声响。远远望去，
一个头戴钢盔的迷彩身影从沸腾
中渐渐走来，偶尔停下，弯下腰
捡起一块石头，觉得看走眼了就
撇一边，直起身，拍拍手上的
沙，继续走；一会儿，弯下腰又
捡起一块，若觉得中意，就心满
意足地装进口袋……

走到跟前，驾驶员覃春莲摘下
防风镜，长长的睫毛下，圆溜溜的
眼睛透着清澈，像在沙漠里撞见一
汪甘泉。她爬进“平头柴”驾驶
室，熟练地从座底下摸出一个装了
大半瓶石头的玻璃瓶，把刚捡来的
那块石头掏出来投了进去。她一边
拧紧瓶盖，一边拧紧眉头，故作紧
张地对我们说：“确定坐后面？你
们可得坐稳了！”

说罢，她竟突然像没绷住的气
球，自顾自地仰着脖子咯咯直乐。
“啪”！连长一巴掌拍在了这个让她
看起来头重脚轻的钢盔上，从副驾
驶探出身子：“放心，她可是老司
机了！”

顶着 45 摄氏度的高温结束上
午的训练，女子导弹连驱车返回距
离发射阵地十多公里的宿营地休
息，我同另一位记者随她们钻进了
平板车厢。嚯！这儿可真够闷的，
一堆乌漆墨黑的大包小包，几乎找
不到落脚的地方，她们坐、靠、躺
在上面，各找安身之所，卸下钢
盔，各自随意地扒拉着湿漉漉的头
发，几缕阳光从篷布的缝隙斜插进
来，打在她们身上……
“得穿长袖！”坐对面的新兵王

欣宇盯着我们看了半天，终于开
口。“你们女孩都不怕晒黑，我们
更不怕。”她摇头：“不是黑，是
痒！”“不光痒，还疼！”中士冯彬
茹大嗓门的补充显得不容置疑。

片刻沉默后，不知从哪儿又发
出一个声音：“最关键的是……”
是什么？大家都等着那下半句，可
半晌却没了音儿，正想放弃，它又
冷不丁地冒了出来：“还不能挠！”
话音落，车厢瞬间“炸锅”，在满
是石子的戈壁滩上，她们的笑声被
颠得忽高忽低。
“看这个！”半躺在里面的下士

冯丽芳举起一块刚捡来的石头，大
家争相传看，纷纷亮出鉴宝专家的
身份，你一言我一语，不时配上几
句时髦的赞美之词。

无垠的戈壁滩遍地石头，但被
装进瓶子里的也就那么几块，装进

瓶子里的也很多，但每个人最喜欢
的也就那么一块。冯丽芳似乎找到
了最心仪的：“它是绿色的，这儿的
绿色太少了，连草都是黄色。”

结束这次驻训，她就要退伍
了，从 19岁到 24岁，连队见证了
她的成长。指导员说她平日里风风
火火，啥都不算事儿，崴了右脚
也能咬着牙控制着制动和油门，把
几十吨的导弹运输车从铁路平板上
稳稳开下来。此刻，她出神地看着
车厢里的战友，拘谨得像个新兵。
“教导员说等回了桂林要举办

个比赛，看谁的石头最特别！”辜
春是个上等兵，17 岁入伍，身材
纤细，皮肤白皙。她的出现，像是
一阵清风撞上了沙尘暴，与戈壁滩
的粗犷显得格格不入。和冯丽芳一
样，不久她也要脱下军装回归校
园，问她有啥遗憾。她使劲儿点点
头：“遗憾太多了，最大的遗憾就
是还没去过朱日和。”

我诧异，她却反问：“当兵不
就是要当到极致吗？把该体验的都
体验了才叫当兵呀！”这句话，我
们绕了半天才捋顺。

我提议唱首歌，“金手指”自
告奋勇。“金手指”的美誉是中士
符晓瑜自封的，她自豪地告诉记
者：“我是发射手，按一下发射
键，几百万可就出去了，你说我这
手指值不值钱？”

那天午饭，新闻频道正在播放
“导弹兵王”一级军士长王忠心的
事迹，当这个瘦小的四川女兵听到
“导弹兵王”四个字竟猛地回过
头，就着一口没咽下去的饭，故作
委屈地含糊说道：“导弹兵王不是
我吗？”
“金手指”入伍前是一名艺术

生，也是连队的文艺骨干。此刻，
她调整坐姿，深情地唱起一首经典
的流行歌曲。不一会儿，车厢里的
姐妹们都跟着唱了起来：“栀子
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

上，爱你，你轻声说，我低下头闻

见一阵芬芳……”

在大漠戈壁唱“栀子花”，也
只有军中女兵能做到。路越来越难
走，好像又刮起了一阵小规模的沙
尘暴，被吹起的沙石疯狂扑向篷
布，她们用歌声慢慢放松了彼此的
肌肉，在摇晃的车厢里，渐渐进入
梦乡……

军车顶着烈日继续向前行驶，
车厢里也慢慢恢复了平静。无休止
的颠簸中，一只钢盔随惯性晃动，
甩出一串钥匙，而它的主人低着头
靠在战友肩膀上，一只手死死抓住
挡板，睡得很香。

一个新兵，坐在车尾，安静
地看着后退的戈壁滩，久久不愿
回头……

车厢里的女兵
■曹 壮

海拔 4000 多米的青藏高原腹地，4
月还在飘雪花。一阵寒风袭来，冷得让
人哆嗦。某旅骑兵连列兵张楠正在马厩
里拉马草、碎马料，为军马准备食物。

按照骑兵连的惯例，列兵不能单独
接触军马，更不能骑上军马到放牧点。
这个下连不到 4个月的列兵，是打破连
队惯例的“第一人”。

连队有一匹赤兔马。入伍前，读过
《三国志》的张楠就知道，“人中吕布，马
中赤兔”。赤兔马，本名“赤菟”，兔取菟
字的意思，意为老虎。兔头，实为菟头，
即虎头。大红色，像老虎一样凶猛的神
驹，非超凡之人不可驭也。

那天连队举行授马仪式，张楠请求
把赤兔马分给他，连长没同意。于是，张
楠每天都去软磨硬泡。最后，连长只好
允许他先跟兽医熟悉赤兔马。

第一次抓马，还没等靠近，赤兔马就
给张楠来了个下马威——前蹄上扬，一
个前扑，幸亏旁边的老班长一把将他拉
开。连长心想：“这下，张楠该知难而退
了。”没想到，张楠却坚持了下来。

到马厩后，张楠向兽医请教怎样才
能走进军马的内心世界。兽医递给他一
本军马卫生教材，要他仔细研究。

然而,现实与教材还是不一样。一次，
张楠给赤兔马喂玉米，他八成是动作迟疑
了一点，赤兔马猛一回头，“嚓”，张楠手臂
立刻被啃了一口。看着那月牙形状的伤疤，
他笑着说：“这是它给我的‘定情记号’。”
“军马是有灵性的。”连长对新兵说，

“平时你对它好，战时它能救你的命。”
张楠把这句话记在心里，每次加完草

料，他都会走到赤兔马跟前，掏出苹果喂
它，边和它聊天，边用脸颊靠近它的额头。

一次牧马，为了躲避风沙，张楠竟然
在一个小土坑里睡着了。赤兔马跑到他
跟前，发出咆哮的声音，意思是提醒他该
回去了。张楠醒来后，赤兔马正往他脸
上喷着暖暖的鼻息，他知道，他们已成了
莫逆之交。

赤兔
■■文 明

当兵这么多年，睡过很多地方，但

睡马路还是头一次，准确地说，是轧马

路。因为，那一夜，我压根儿没睡。

那是我们摩托化行军的第一天，

因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部队选择

就地宿营。一听“宿营”，我高兴坏

了，心想，舟车劳顿一天，终于可以

好好睡一觉了。可一下车，一种不

好的预感袭来——放眼望去，除了

马路，还是马路，“该不会让我们睡

马路吧？”

果然，被我猜中了。“睡马路就睡

马路吧，咱解放军啥地方没睡过？”一

个天性乐观的战友笑呵呵地说道，边

说边开始搭设单兵帐篷。可转眼，他

就被自己啪啪打脸了，因为他发现，马

路的地表温度足有50摄氏度，根本就

是一张电热毯，这可怎么睡呀？

“就是火炉也得睡！要知道，明天

还有更艰巨的机动任务呢！”实在太累

了，大伙儿也没那么多讲究了，纷纷忙

活起来。我从车上打了一盆战备水，

简单擦了擦身子，便钻进了自己的帐

篷。刚进去还好，可一躺下，立马就不

对劲了，一股热气失了控地往上蹿，不

对，是蒸气——自己进的不是帐篷，根

本就是一个蒸笼！

机智如我，赶紧从迷彩服的口袋

里找出“降温神器”风油精，均匀地涂

抹在身上。说来也怪，要搁往常，这一

招绝对管用，可此时此刻，在蒸笼的强

大气场下，“降温神器”也不好使了，宣

告“无效”。眼看物理降温没有作用，

我决定另辟蹊径，走“心理降温”路线。

俗话说，心静自然凉，只要心里

保持安静，应该就能睡着了吧。这样

想着，我便开始转移注意力，不知不

觉，竟真的迷迷糊糊睡着了。也不知

道睡了多久，只觉得脸上有什么东西

在爬，我吓坏了，一屁股坐起来，这才

发现，我的脸上溢满了汗珠，衣服也

早已湿透。

我索性不睡了，至少可以保证人

身安全——如果在睡觉中出现中暑，

那可是非战斗减员啊！我轻手轻脚地

拉开帐篷的拉链，一出来，让我大吃一

惊，战友们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齐刷刷

地坐在帐篷外面数星星了。

彼时，你看我，我看你，都心照不

宣地笑了，笑得那么甜，那么骄傲，好

像在说：嘿，小伙，你数过凌晨三点钟

的星星吗？

数星星
■戴永洋

入夜，青藏高原温度骤然降至零下 42 摄氏
度。寒风一阵紧似一阵，这时，连长索

朗扎西给上士刘昌磊下达了一项任务：带领小分队
深入“敌”后，对“敌”一重要目标点实施爆破。
同时，新配发的单兵夜视器材也将第一次接受“实
战”的检验。

此时，寒风夹着雪花袭来。恶劣的环境反而成了
掩护小分队行动的屏障，刘昌磊带领队员一路顶风冒
雪，一步步向着目标点渗透。

忽然，刘昌磊握拳举到额前，示意队员停止前进，
隐蔽观察。“有‘敌’情！”顺着刘昌磊手指方向，队员们
的夜视仪里出现了“敌”哨兵的身影。他们下意识地
将手指移到了扳机的位置。
“不对！按情报显示，小分队距离目标区域还有

一段距离，难道‘敌’人发觉了我们的行动，前推了兵
力？”刘昌磊心里犯起嘀咕。他用手擦了擦被雪花遮
住的镜头，再次通过参照物对比距离。

原来，新配备的夜视仪观测距离更远，成像也更清
晰，大家还不适应，以为“敌”人近在咫尺。虚惊一场！

对装备性能有了切身的体会，小分队行动起来更
加游刃有余。神不知鬼不觉，炸药已在“敌”人眼皮底
下安装完毕。

正当他们准备回撤之际，队员杜昀阳轻轻拍了拍
刘队长的肩膀，用手指了指前方。他发现，前方约 200
米有一处明显的“敌”人防御漏洞，根据他的判断和经
验，这是个机会。
“不如再摸他一个哨，带个‘俘虏’回去。”杜昀阳

向刘队长报告了他的想法。
“会不会是‘套子’？”刘昌磊心有顾虑，遂召集队

员分析，再次细察‘敌’情。待确认无误后，他通过电
台向连长请战。
“抓个‘活口’回来，固然有利于我们掌握更多的

‘敌’情，可万一暴露自己，不仅任务无法完成，你们自
身也将陷入危机。”连长索朗扎西有些犹豫。
“连长放心！我们已经对周围环境进行了充分的

观察研判，保证能完成任务！”
寒风夹着雨雪吹打在队员们的身上，他们的眼睛

却始终盯着敌人的方向。“战机稍纵即逝，能根据‘敌’
情灵活处置情况未尝不是实战的应有之义。”索朗扎
西了解情况后，同意了刘昌磊的任务请示。

小分队相互协同，悄悄接近“敌”哨兵。刘昌磊
打了几组手势，指挥各个队员四散开来，分别担负机
动、掩护、观察等任务。“6米、5米、4米……”刘昌磊
慢慢起身，一个箭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敌”哨
兵背后将其制伏。

夜，更深了。刘昌磊和他的队员们押着“俘虏”成
功潜出“敌”营，他们背后腾起的一束火光，照亮了他
们归队的路……

夜袭
■陈秋任

兵故事

用文学抵达真实

我喜欢讲故事

口述实录，时光留声机

微纪事

不是零碎，是精粹

晚饭后，指导员陈舰走到心理疏导室的
门口，虚掩的门里传出一阵“哼哼呼

哈”的声音。他轻轻推开门，发现室内没开灯，一
台60寸的电视机不停地闪烁“拳皇”游戏的画面。

只见三班列兵王雄坤侧倚在沙发上，弓着
后背，两手紧握游戏手柄，拇指有力且迅速地在
按键上移动，连指导员走到身后也全然不觉。

从小酷爱游戏的王雄坤，可是游戏“拳皇”
里的高手，接连战胜了 15名前来挑战的官兵，所
向披靡，大家都称他为“拳王”。

游戏结束，王雄坤长长叹了口气，随手把游
戏手柄往沙发上一扔，垂下了头。“嗯……”陈指
导员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踮着脚尖，轻轻地退了
出来。

他一边在楼道上踱着步子，一边在脑中“回
放”王雄坤这几天的点点滴滴：昨天和家人视

频，挺高兴的；上午内务卫生检查，还受到了值
班员的表扬；难道是因为那场体能竞赛？

话说下午 400米班组接力赛，三班一直遥遥
领先，眼看第一就要收入囊中，最后时刻，跑最后
一棒的王雄坤接棒时出现了“掉棒”，当他捡起接
力棒奋力追赶时，对手们早已将他甩在了身后。

这么一想，陈指导员决定把三班战士全部
召集过来。布置完后，他又轻轻推开了心理疏
导室的门。

王雄坤像触电似的从沙发上弹起来，立正
说：“指导员好！”
“怎么样？愿不愿陪‘菜鸟’练练手？”陈指导

员打趣道，“来，别愣着，赶快坐下开始吧！”
“Ready，Go！”游戏开始，坐得像机器人一样

的王雄坤果然一塌糊涂：反应迟缓，甚至一套大招
打向了空气。不到半分钟，就被他的第一个应战
人物“不知火舞”淘汰出局。
“原来你这‘拳王’也是徒有虚名啊！”第二回

合开始前，陈指导员有意“挑衅”：“看来，‘拳王’的
称号今天要易主啊！”

王雄坤有些按捺不住，在裤腿上搓了搓手心
的汗，抿了一下嘴唇，两眼开始紧盯着屏幕。

第二回合，王雄坤仿佛和游戏中的“八神庵”合
二为一，通过灵活走位，在接连躲过指导员几个绝
招后，顺势跃到他的身后，一套连环招解决战斗。

陈指导员放下游戏手柄说：“咱俩的比赛有
点意思。你有‘拳王’的实力，在游戏劣势的局
面下，只要调整好心态，一样可以逆袭取胜。”

这时，班长周亮带着战友推门而入。周亮走
到王雄坤的跟前，宽慰道：“这次竞赛失利算不了
什么，不要太放在心上。”
“咱们有实力，下次再夺第一！”
……
全班战士你一言我一语，不知不觉中，王雄

坤的眼圈红了，陈指导员轻轻拍拍他的肩膀，
“来，为了下次竞赛夺第一，咱们一起加个油！”

话音刚落，全班人把手重重地叠在了一起。

逆袭
■李 康 眭忠璇

我一直认为，故事最早起
源于短小。若需长时，古人想
到了“章回”，把它剁短了讲。
《一千零一夜》也得一天一天
讲，今天不能占了明天的篇
幅。对于短小篇什，人们总是
偏爱的。南京云锦，尺幅间“寸
锦寸金”，一针一线，皆为锦绣。

长有长的好，八万里云驰
飙作；短有短的妙，雪泥鸿爪
细亦阔。短小精练地讲中国
故事，在限制中提炼生活，浓
缩的都是精华，就像有人说：
“这是米粒之珠，吐光不大”，
然，芝麻饱满也喷喷香。

讲短故事，适合现代人的
生活节奏，因而有了“微博
体”。精神食粮，立等可取。
部队宿营讲一段，然后“梦回
吹角连营”；行军路上讲一段，
听得“五十弦翻塞外声”；打靶
归来讲一段，何曾“踏花归去
马蹄香”……这样说来，《车厢
里的女兵》，她们讲的是世上
最好的故事！

元 代 倪 瓒 的《容 膝 斋
图》，画上着墨不多，“画家宁
可让房子小到只能放下自己
的膝盖。如果说，造房子，就
是造一个小世界，那么这张
画边界内的全部东西，就是
园林这种建筑学的全部内
容。”“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
于淡泊。”你能说，这是一座
仅能容纳双膝的陋斋吗？

对了，请赐我们短篇。以
线为绣，可织岁月！

云
锦

■
曹
慧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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